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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作者发表在《张树政传》一书(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之一)中的部分内容为基础改写而成。 

张树政学术成长之路* 
                            ——写在“张树政院士纪念专刊”前 

程光胜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作为一个没有出国留学经历，只有学士学位的女性科学工作者，为何张树政能在半个多世纪动荡岁

月中，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早在 1950 年代初，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她，曾表述过自己的人生感悟：“我没有信仰，我不信仰任

何宗教和任何人……。有人说我怀疑，其实我连怀疑都说不上，我又何必去怀疑什么呢？但我也有很多

佩服的人，不过决谈不到信仰。历史上我最敬仰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尊崇屈原的节操和

爱国、爱民、爱真理正义的高洁精神，但更惋惜他的结局，因而我采取了孔子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

的思想。我很佩服孔子的学识渊博、热心国事和教诲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但我却采取了楚狂接舆

的思想，佩服墨子的热爱人民，但又觉得劳苦终生也怪冤枉，欣赏老庄的清净无为恬淡寡欲，向往于乌

有之乡，爱陶渊明的清高，幻想着桃源仙境。文学方面爱李白的豪放和王维的清雅，虽然更尊崇杜甫的

反映民间疾苦的伟大诗篇，但读起来总觉得苦辣辛酸滋味非常难过。由此矛盾便产生了，我认识到入世

的思想正确可贵，但我却无意中采取了出世的超然的思想……。……我佩服富兰克林、爱迪生和居理夫

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准则与善良情操，对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张树政来说，自然会得到较好的培

育，这成为她一生始终坚守的做人做事底线：爱国、正义和使命感，而“无信仰”却意味着她的率性，

做事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有着独立的精神，在科研中敢于创新。 

她说：“感情究竟是不够精确的，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产生了我这样性格的人，小资产阶级

的温情主义，安于现状缺乏斗争性，幻想不实际的超然思想，又因为我从小就被人宠爱，在顺利的环境

中生长，不晓得怎样克服困难。”张树政的祖父是清代最后一科的进士，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她的父亲

是北大毕业生。她从小即在温馨爱护的环境中长大，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她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挫折，

甚至进入大学时还被人称为“小孩”。她求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无疑是当时当地最优质的。她从 9 岁进

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 3 年级起，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几乎是当时全国教学水平最高的学校

之一。在这十几年的求学时期，她的各门功课都能平均发展，在学习中几乎没有遇到困难，她无穷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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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欲与兴趣的广泛，使她在身心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在求学过程中功课都

是平均发展，没有特长。先生们都劝我集中精力于某种功课，不要分散精力，结果是样样都不精。其实

我虽没有集中精力，但又何尝分散精力呢？我对功课从不肯费气力，我对数学不大相近，但也足能应付。

对国文先生又是老大的不佩服，更是不肯下功夫。地理历史等还很容易应付，我又何必成心答错了呢？

其他体育音乐劳作图画也都不错。所以先生们都觉得我样样下功夫，这不是分散精力吗？惭愧得很，我

简直不知道怎样用功。所以一直到大学毕业也只是考得不错，但毫无真才实学。课外活动我也很喜欢，

排球、篮球、垒球、网球、溜冰、划船、田径赛都爱玩，也练过一个时期的钢琴，练过一暑假国画，读

过一暑假古诗，也喜欢看小说，喜欢种植花草，采集标本，收集邮票，观看星座等，喜欢玩照相。我有

多方面的兴趣，虽一无所长，我也很会自找乐趣。初春在墙角去发现初出土的幼芽、初动的昆虫，趁着

雨去划船，月下散步，雪后到景山或北海赏雪。……”她的同学们是这样描绘张树政的：“淳厚天真的本

性，混和了聪颖机智的头脑，造成你独特而协调的个性——作风，她将使你永远幸福永远顺遂。”，“一

副微笑的面孔，衬着快乐的情绪，什么是人生？只是树政的笑意。”，“小孩树政，读书学理；嘻嘻哈哈，

淘淘气气；打打闹闹，顽顽皮皮。” 

进入大学前，她曾对自己做过这样的总结：“过去，她被人们誉为一个聪明的孩子，她轻轻易易的

将她宝贵的童年在嬉笑中度过了。现在，她知道了自己的愚陋与无知，她用最大的努力欲克服她的怠惰，

在这奋战中她虽感到疲乏和无力，但她并不灰心。将来，她不能知，也不敢猜测。在兴趣中探求自己，

在幸福中寻求他人，这便是她唯一的职责了。”  

正是抱着“在兴趣中探求自己，在幸福中寻求他人”的生活态度，她选择并如愿考进了燕京大学化学

系。她觉得自己的国家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因此决定学化学，将来到化工厂去工作，在那个年

代，这样的选择，受到过几位师长的善意规劝，警告她将来就业会遇到困难，劝她转到家政系去。可是

她“并不打算转系，反而坚定了与男人竞争的决心。” 

张树政大学毕业不久，正好新中国成立，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国家对高级专业人才的紧迫需要，女

性地位的空前提高，为她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日寇投降，适逢她大学毕业，她在复员后的北京大学

工作时，曾在一批顶级科学家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诸如钱思亮(1908–1983 年，曾任西南联合

大学教授、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曾昭抡(1899–1967 年，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

导者之一)、刘思职(1904–1983 年，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等，还得到著名化学家袁翰

青的帮助。这些良师的培养，对张树政后来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张树政学术成长的转折点是进入中国科学院。这是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政策相对宽松，更加注

重出成果出人才，有着远比化工厂更为广阔的天地，可以让她的理想驰骋。1954 年，她在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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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保藏委员会工作，遇上了良师方心芳(1907–1992，著名工业微生物学家)，方心芳十分重视这位才

华横溢的女学生，为她确定了自己的业务专攻方向：微生物生理生化，并特别邀请当时同在一处的植物

研究所的院士汤佩松指导她的工作。 

在中国科学院，她一方面在科研工作上刻苦努力，尽量发挥潜力；另一方面却继续保持着“小孩儿”

的天真。几年之内，她和同事们一起开创了微生物酶学研究，后来取得了重大应用效益。也在微生物酶

学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她尽量使自己跟上大环境，尊重行政领导的意见，也很重视群众的意见，在她

留下的批判会对她批判的记录中，我们看到她几乎将同志们的发言全部记录在册。除了业务工作上尽力

做好外，在个人利害上，她不争不求，叫她干什么，她就真心真意去做，随遇而安。1960 年代她心甘

情愿接受组织安排，放下挚爱的科研工作，下乡参加长达数年的的“四清”工作队和“五七干校”的劳动

锻炼。 

1963 年她刚满 40 岁，就被提升为副研究员，取得了独立领导课题组的资格。此后的数十年中，在

国家遭封锁的年代，两度为科研需要自制仪器，在微生物酶学领域不断探索。20 世纪 90 年代她在微生

物糖苷酶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糖生物学研究，这是她根据学科发展动向，在长期科研积累中确定的新方

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改革开放，为张树政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良好科研环境。1978 年 12 月 27 日，全国妇联和政协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迎新联欢会，张树政作为女科学家代表，以“我决心急起直追”为题发言表态。她表示一定

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去，还要好好

培养年轻一代。张树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带领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集

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微生物所的酶学研究室。 

几十年来，她始终坚持了自己的专业大方向，又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学习，利用一切可能求师求教，

尽量不放弃参加报告会的机会，以她较高的英文、俄文和日文阅读能力，紧盯国际上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随时调整主攻方向。 

直到老年，她依旧少有城府。比较她的 30 岁和 70 岁，我们发现，40 年中，张树政对待人生的态

度改变不多，然而从她的表现和成就看，执着于事业的意志则随着成就的增长而愈来愈坚定。她对自己

的专业无比热爱，对功名利禄比较淡薄，虽然她也为当选为院士感到高兴，但又觉得自己比起别人来差

得很多，她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更加努力，从她 1991 年到 2004 年前后十几年的工作日志中，我们看

到，她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入在工作上，对于家庭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则毫不计较。常常在院子里摘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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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煮几根挂面就是一顿饭。 

张树政在生活上不讲究，但在学术上和工作上却是出名的“较真”，20 世纪 80 年代她曾为一个生物

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了两个星期的文献，20 世纪 90 年代又为一个真菌学界争议的名词翻译了上百页最

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 10 稿方才发表。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也是她取得突出成就的一

个禀赋。 

直到老年，她也少有防人之心，心直口快。年轻时代她说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认为自己的优点是

“性情敦厚纯朴富同情心，有正义感。”经过几十年，她依旧自认为“好管闲事”，喜欢“较真儿”。她担任

过多种社会服务性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助人，实事求是。大公无私，严格把关。 

她常以“打假英雄”自居，国内申请成果奖的文章请他审查，她肯查找数十篇有关文献予以否决，在

面对申请者为抗辩而提供的大量资料面前，她竟花费半年时间，找出进一步的证据坚持自己的决定，使

一场涉及某些出名人物的“笔墨官司”最终得到同行们的支持而获胜。所谓打假，也只涉及到业务或学术，

很少涉及专业以外的纷争。她认为“科学仗”比“政治仗”好打一些。 

在她成为院士之后，她所拥有的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准确的学术判断力，使她成为某些需要伸张

自己主张或观点，或谋利的人利用的工具，而她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或能力去鉴别真伪，却往往轻信，

以至于犯错。事后她也会承认错误，对于一位院士来说，这样的态度并不会令人满意，因而受到非议也

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简表》中，对张树政“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简介”一栏中

是这样填写的，现将其摘要录存，作为本文的结束。 

张树政在微生物生化及酶学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在国内外有一定声望。她在白地霉糖代谢，红曲

霉糖化酶结构与功能、糖苷酶和耐热酶等的研究中均有新的发现，居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由她开创并由

其学生继续完成的黑曲霉糖化酶的应用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细菌 α–淀粉酶在国际上领先，果胶酶己用

于生产，右旋糖苷酶对防龋有明显效果；低聚糖运动员营养饮料为亚运会做贡献。70 年代她率先在国

内自制仪器并合成两性载体，建立等电聚焦和凝胶电泳等新技术。她为培干和编辑出版事业做出了无私

奉献。在参与科技社会活动中，严肃认真、严格把关，勇于与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作出了成绩，得到学

者们的好评。” 

 


